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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前 言

    作为《当代文学资料丛书》的一种，一九八三、八四年度

的中篇和短篇的争鸣小说集，已经编辑出版。一九八五年度的

中短篇小说争鸣基本情况，在《1985争鸣小说集》这个辑集

里，得到了如实的反映。

    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。如果对这句话，予以严格的现实主

义解释，那么文艺论争则是包括文艺思想在内的社会思想的测

温计，是社会智商努力增值的一种动态表现。

    研究者从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论争中，固然可以梳理出

一定时期文艺思想及其发展的线索，但还可以从论争的沉寂或

繁荣里，探索到某种社会的原发因素。凡社会精神开放的要求，

首先必在文学界和理论界得到响亮的回应。这是人文自然必然

规律。理论的开放和探索，文学的开放和探索，是社会精神激

奋昂扬，骏骚日进的一种鲜明标志，是社会发展需要突破某种

茧缚、摆脱某种羁绊的一种冲动的表征。

    但是，论争的行程线，极少有笔直的，一般都呈曲线型。

问题不在于它的行程线型，而在于它是发展的（包括深入），还

是处于某种停滞或冷寂的状态。一九八五年度争鸣小说，总的

说来，还不能算冷寂。但是呈现着两头热的现象，一在年初，

一在岁末。后者充分反映在中篇小说争鸣上。故而我们在比较

之后，把中篇短篇汇编为一册，名之日《1985年争鸣小说集》。

然而，整个八五年度创作仍是较为活跃的。论争随创作问题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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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。但是，创作问题的现实存在，不一定能立即催发争鸣的繁

荣，因为它还受社会其它因素制约。一般地说，繁荣争鸣，需

要有宽松的社会气氛，需要文学的开放和活跃，需要文学观、

美学观的探索和革新。

    一九八五年度小说争鸣集，对于同类作品，尽可能地辑用

有代表性的，有些已为广大读者熟知，且有众多印本，如张贤

亮的 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，我们不再选收；从本辑的作品及其

争鸣文章而言，这一年争鸣概貌图景，已能显示，因而本辑不

再设 “附录”一栏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编 者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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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马儿驮着坎达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刁 铁 英

    对于孜牙希来说，干这种事恐怕不是第一次，尽管她挣扎

得很厉害，弄得斯拉哈孜象颠簸在惊涛上的小船儿。对于斯拉

哈孜，事情就很难说了。就是最性急的铁匠也不会这样糟踏他

的羊皮风箱，况且人的肺腑根本就不是什么风箱。还有，当他

用炽烈的情焰将孜牙希彻底融化的时候，那动作一点也说不上

温柔。随手一扔，一只靴子便象迸飞的火星一样从草丛中飞出

来。从浓密的树叶缝隙射进林子的一缕清冷如水的月光恰好照

在这靴子＿L。紧接着，又是一下，一个黑糊糊的东西翻着斤斗

栽落进远处的深草窝— 这当然是孜牙希的另一只靴子。

    之后，事情便有读神明了。这里的蹊跷连动物都能意识到。

一只跑到林子里来瞧热闹的早獭扬起尖如纺锤的小脑袭出现在

那缕月光附近，用那双亮晶晶的豆眼毫不害躁地敛息静气地望。

不过它绝对没法儿满足它的好奇心— 月色朦胧，林子幽暗，

还有篙草。

    如果不算剧烈的喘息声，林子里极静，静得连那只伫立在

月光下的靴子都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丝淡淡的忧伤。

    你很难说清这雾是从哪儿来的。从葫芦湖？自然，每天破

晓之前，葫芦湖上都笼罩着一层薄若轻纱的乳白色水雾，但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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雾几乎是僵凝不动的，很难想象它会飘到湖畔的林子里。再则，

比较起来，林子里的雾也远比湖面上的浓稠，尽管它却是流动

的，轻袅缭绕，摇摇曳曳，一会儿聚拢，一会儿飘散，姿态优

雅而神秘。

    总而言之，弥漫林间的晨雾遮掩了许多暂时还不需要的诗

情和画意，恰到好处地突出了这双使人感到不安的女人的手。

    这双手不停地在草丛中拨拉，似乎在搜寻着什么。在绝境

中人人都可能存在的侥幸心理不断逼迫这双手以凄厉而疯狂的

热情去掀开一簇又一簇深草窝，动作迅疾而焦切，完全顾不得

露水和马铃草锯齿一般锋利的茎叶。因而，草汁和几道明显的

血痕已经将这双手装点得十分狼狈。它一会儿以令人眼花缭乱

的形式泄忿似地恨不得将草窝掀个底朝天，一会儿蓦然呆滞，

瘫软无措地垂悬在草尖上。最不可靠的希望也会使它碎然一振，

陡然迸发无数令人眩目的强烈感情，情景令人油然想到溺水的

人扑向堤岸的一瞬。但是草窝毕竟不是堤岸，于是，象鹰爪一

样深深攫入心脏的可怕预感越来越真实，恐惧和绝望开始以痉

挛颤栗的形式完美无遗地流露在这手上。手背上的筋络逢然松

弛了，象死鸟，象沙滩，象秋天飘飘的落叶。就是这样的一双

手，在水光涟涟的绿色草尖上痛苦地移动，迟疑无力，倦怠已

极，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象是无声的叹息和吸泣，终于，它随

着整个人的颓然跌坐失落在草根底下，在死一般的寂静中，它

缓缓插进松软的腐植层，满满摸了一把潮湿的泥土！

    “你在那）L干什么呢？’’

    这是斯拉哈孜的声音。他刚刚醒来，睡眼惺松。

    她不回答。脸上神色木然⋯⋯其实连木然也谈不上，木然

好赖也是一种可以表达的情绪。干涸的河道不流水，不流水的

   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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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道说不定会比流水的河道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。湿雾滋润，

裸露在河道上的褐色岩石会显出一种奇异的沉甸甸的凝重。

    “见鬼，你怎么不说话⋯⋯跪在那儿千什么？”

    她说话了，语调平静得令人感到莫名的震骇，

    “，·⋯有人拿走了我的一只靴子。”

    阿尔达克对沙都瓦哈斯家的好名声敬畏得过了头，第一次

登场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好惹的悍妇。但是有经验的人一眼
就能看得出来，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小雏鸡的可怜把戏，只能

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沙都瓦哈斯家的好名声在一个十J}岁少女那

儿会引起什么样的心理反应。

    苏里坦并没有睡着。他撑起赤裸的上身，一寸一寸偷偷撩

开沉重地垂在床头的紫红色绒嶂⋯⋯他极想瞧瞧正在摸黑穿衣

服的新娘。但是，啪，躲在绒嶂后面的新娘慎怪地打了他一下‘

他不由得要晒笑自己，将甜蜜得发涨的脸孔紧紧贴伏在馨香松

软的绣花方枕上。但是容容家窜的声响使他再次喜不自禁地无

法按捺心头的迷荡。借着从窗板缝透进来的熹微晨光可以看见

阿尔达克的朦胧身姿。正象歌里唱的，“啊嗬，克力姆！你象灌

浆的麦粒一样结实丰满又俊俏— ”

    ⋯⋯他猛地拉开绒嶂。

    第一次被男人这样窥视，谁都可能羞窘惊慌，以致慎怒失

仪。但是悍妇呢？悍妇也可能吗？想到这儿，阿尔达克索性满

不在乎，从容着装。多皱的裙衫、绣花小坎肩、棉织长袜、铿

亮的皮靴、缀着一撮鹰毛的花帽⋯⋯极富民族特色的服装就是

这样装点哈萨克美人的。一棵斑驳陆离洋溢着勃勃生气的白桦

树在昏暗的木头马架房里灿灿闪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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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苏里坦看得醉了。他问：“⋯⋯你真的在城里上过学？’，

    阿尔达克不理睬他，微微俯身，贴近窗板缝朝外张望—

假若命运把你抛到一个陌生的村庄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也会张

望。好奇，喜悦。这是一个朝墩通红的深秋的早晨，院里的一

切都沐浴在柔美如画的红霞里。拴在门前的小牛犊在叫。朝远

处看，可以看见回村的母牛在山岗小路上W-1I起一溜尘埃。

    “⋯⋯我们村都酝酿成立合作社了，可你们这儿连点动静

都没有⋯⋯”院子里没有孜牙希忙碌的身影，她感到惊疑。“嫂

子怎么还没有起身？”

    “是吗？’’ 苏里坦跳起身，赤着脚凑到窗前，“也许她太累

了··，⋯这样的事可是第一次，她从来都是我们家起身最早的人。

当然，除了乌鲁坎阿帕。这几天她太累了，都是为了你这个

⋯⋯小妖精。”说着，苏里坦忍不住要亲吻阿尔达克，这才是他

凑到窗前的真实目的。“不过，按规矩，现在也该轮到你了。瞧。

连小牛都知道这一点，它在冲你叫，在向新主人致敬。”

    “你也这么想？’’

    “怎么是我也这么想？最小的媳妇起得最早，家家都是这

样，哪儿都是这样，你自个儿也知道得很清楚。”

    阿尔达克睬也不睬他，只顾望着外面，沉吟半晌，仿佛自

言自语似地轻声道：“⋯⋯不是个好兆头⋯⋯”

    “你说什么？兆头？”苏里坦也凑近窗板缝，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

    “⋯⋯第一天，她需要看看我是谁，我也需要看看她是谁⋯⋯

就是这么回事。得了，你望不见，她就是不想比我起得更早。”

    苏里坦望着新娘子，微微摇着头，正色道；“看来你真的

在城里上过学，心眼儿多得象淘金人的筛子。不过，你最好赶

紧把这些念头全漏掉。你太不了解玫牙希嫂子⋯⋯”

  4



    门嘎吱嘎吱开了— 沙都瓦哈斯老汉推转着一个沉重的木

墩出现在黑洞洞的门口。他吃力地将木墩挪过门槛，一直挪到

霞光充足的窗前草地。往日这活都是大儿媳妇孜牙希千的，但

是今天⋯⋯今天天气挺不错，金红的霞光照耀着翠绿的草地。

草地上有个象夯 印似的不长草的凹窝。看得出来，这个凹窝

是天长日久形成的。沙都瓦哈斯老汉将木墩挪到这个老地方，

摆弄了好一阵儿，直到极其准确地镶嵌进原来的凹槽。确确实

实摆弄了好一阵儿，这段时间真让人不耐烦。

  霞光映照着沙都瓦哈斯老汉的家。这幢古老的木头马架房是

他从曾经当过阿吾勒巴斯的先人手里继承来的。尽管历经沧桑，

木头已经发黑，靠近地面的墙角长满苔44，房顶的青草长得比草

地上还高，但即使在今天的坎达拉村，它仍然是一只立于鸡群的

鹤。并不是每一家的先人都有可能当过尊贵的阿吾勒巴斯。

    这幢木头马架房只有东西两间屋。几天前，为了迎娶阿尔达

克，孜牙希自愿搬出了马架房。全家合力在院子里支了顶毡房。

现在，那毡房的绘有彩色图案的两扇木头小门紧闭着。

    苏里坦从他的洞房出来了，赶忙奔去帮父亲摆弄木墩，一

脸慌愧。老汉仍旧只顾低头默默干这件事，一点也不去注意儿

子的神色。将木墩摆弄妥当，老汉回屋去把他八十四岁的老母

亲搀扶了出来。苏里坦抢先将熊皮褥子铺垫在木墩上。沙都瓦

哈斯家族的老祖宗笑吟吟的。清晨的空气对延年益寿有好处。

    母牛己经进村了，两个儿媳妇却仍旧没有出来。两头母牛

一路小跑径直冲到小牛犊跟前，小牛犊钻到母牛肚腹下一拱一

拱，吮吸声极响。按说，先挤完奶才能让小牛犊吮吸。

    苏里坦一脸慌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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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沙都瓦哈斯老汉一点也不想去注意儿子的神色。

    乌鲁坎阿帕笑道：“瞧这些小牛·，’’二吃吧，吃吧·一 剩下

的也够咱们烧茶⋯⋯”

    沙都瓦哈斯老汉说：“您说得对，母亲，如今是秋天，奶

多。孜牙希可能是因为太累了，这两天把她累坏子。没关系，让

小牛多吃一会儿吧。”

    乌鲁坎阿帕突然疑惑，“她不会是累病了吧？来，扶我一

把。”老祖宗要亲自去看望孙儿媳妇。“这两天真够她累的，并

不是家家都有这样的好媳妇。”

    沙都瓦哈斯老汉笑了，“您说得对，母亲。”他和儿子苏里

坦一起搀扶着乌鲁坎阿帕来到孜牙希的毡房门口。

    “巴拉木— ”沙都瓦哈斯老汉冲着毡房内轻声召唤，“巴

拉木— ”

    孜牙希一惊，霍地从花毡上拥被而坐⋯⋯将剩下的那只倒

霉的靴子藏起之后，孜牙希曾经另外找出一双靴子摆在显眼的

地方。这使她颓然倒下，和衣入被，暂时获得片刻茫茫然昏沉

沉的轻松。但是那种隐隐约约而又贯通全身的惊慌很快又紧紧

缠绕住她。她意识到自己的可笑。另外找出一双靴子就可以化

险为夷了么？难道这事是可以抵赖的么？孜牙希的心一下子收

紧了，憋住了。天一亮，全村人就能听到一个甜得让人发腻的

故事。这故事里有月亮，有树林，有狂热的躁动，但是没有女

主人公。这不要紧，狗会把女主人公指出来，把全村的狗都赶

来就行了。谁家的狗熟悉谁家人的气味。它会急急忙忙把靴子

叼回家，生怕别人抢跑了。它叼着靴子一边往家跑，一边回头

看，心里会觉得奇怪，见他妈的鬼，这些人千吗都哈哈大笑跟

    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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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它，妒忌它的聪明？汪，汪⋯⋯孜牙希怔怔地躺着，眼神有

些呆滞，她把头从枕头上微微抬起，死死地盯着那狗。那狗朝

她径直而来，而且要踩着她的身躯而过。气哼哼嗤

着鼻子，喷出的肮脏空气直吹到孜牙希脸上。柔软而有力的

小爪尖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能扎透棉被和裙衫，象针一样刺疼孜

牙希的大腿、肚腹和胸脯。孜牙希还来不及闭翁眼睑，它的尾

巴就象条帚一样扫了过来，顿时，金星四迸，眼前一片漆黑。

男子汉们的皮靴快活地踏着草地，放肆的大笑声象秋天草原上

的风；女人们则只是 格格地笑，笑声象小河水流过石滩

— 这一切可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眼看也要踩着孜牙希的身

躯而过，然而极端紧张恐惧的心情使孜牙希浑身瘫软，无力闪

躲。她只能呆呆地站在雪地上，昏昏然地望着围绕她躯马兜圈

的猎人。这是一片银色的雪原，正所谓北风呼啸白草折。朔风

将她的羽毛吹得翻卷起来，弄得羽翎根部的肌肉都发疼。葫芦

湖的猎手不用枪打她。骑着马，扛着一根闪闪悠悠的长杆。远

远看见，立即躯马围绕她兜圈。她被吓惜了，忘记了飞翔，伸长

脖颈死死盯着这狡猾的猎人，身子随着兜圈飞驰的马也傻乎乎

转圈。圈子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最后，长杆一扫— 把她扫进

了快乐的树林。那狗又要踩着她的身躯而过。这回她有了经验，

事先闭合了眼睛。但这回它却疯狂地用两只前爪刨了起来，象

刨一堆可疑的黄土。刨够了，它就象母鸡一样卧下来，涨红着脸，

气喘得象铁匠的羊皮风箱。她忍不住睁开眼，目光越过斯拉哈

孜的肩头，看见了树梢顶尖的几片闪着月光的树叶。这静谧的

树叶用只有她才能听得懂的语言跟她说话。她不再紧张惊惧了，

犹豫了很久，终于怯生生抬起手，要去抚摸那烫人的树叶。为

了这些烫人的树叶，阿布登拜唱起传统的《揭面纱歌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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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噢，新娘乘马从远处来了，

        你看她如花似玉，长得多么漂亮，

        她下了马朝这边走过来啦，

        不能白看呀，要把见面礼带上！

    男子汉们的皮靴快活地踏着草地，放肆的大笑象秋夭草原

上的风；女人们则只是格格地笑，笑声象小河水流过石滩。

        她舞动腰肢，朝婆家走来，

        快快闪开道，不要嘻笑叫嚷，

        门前的空场地再腾大一点呀，

        快把油炸果撒在她的身上！

    陪送新娘来的斯拉哈孜冲着她快活地一眨眼，立即，她感

到了一阵心慌意乱，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生气，转过身去瞧面

纱里的阿尔达克，面纱却突然变得很厚，使她什么也看不见，

但却能看见面纱上有一双快活地眨闭的眼睛。乌鲁坎阿帕也朝

她快活地眨眼，沙都瓦哈斯公公也朝她快活地眨眼，她仰望蓝

天，蓝天也在快活地眨眼。她凝神瞧阿布登拜唱歌，阿布登拜唇

上黑亮的飞翘胡99渐渐也弯下来，象眉毛。

        先给长辈行大礼呀，动作要大方，

        然后，按辈数大小表示你的敬仰。

        进门要先收下奶奶炸的油炸果，

        然后才能和苏里坦这傻小子跪坐在屋子中央。

  8



    黑暗中虽然看不见，但她能够想象出那是一片什么样的树

林。松涛象石头，而石头象栖息在草窝里的夜莺。生活在坎达

拉村七年，却从来没有在夜里到那林子里去一趟，单是为了满

足好奇心也应该去看看。谁也不能活一万年，假若明天早晨就

死了呢。难道我就没有温暖心灵的权力？她间命运之神。命运

之神踌躇片刻，望着她笑了。没有理由不答应她。她勤快，善

良，而且不幸。他们商量了一下，便笑吟吟朝她的毡房走过来。

他们一共是三个，左边是儿子，右边是孙子，中间是慈祥的乌

鲁坎阿帕。

    “巴拉木— 巴拉木— ”

    ⋯⋯若是往常，她会尖着嗓子象村里所有的女人那样笑骂

个不停，但是今天，这小牛犊只不过是晃动在她眼前的一团模

模糊糊的黄颜色。她身子后仰，憋着劲拚命将这团模模糊糊的

黄颜色拽离母牛，然后，用手指头抠住母牛的鼻子，硬把它逼

到挤奶的地方。尽管她已经看见他们手里并没有提着那只可怕

的靴子，但是她仍然不敢相信他们的笑容背后没有隐藏险恶的

陷阱和腾腾的杀气。前景还淹没在一片黑暗中，她的高度紧张

的神经没法儿松弛。她惶惶惊惊地蹲在牛腹下挤奶，心却

分成两半，一半观察着他们，一半盯着村里动静。一丝异常的

声响似乎都会吓得她心里一激灵。她不敢完全肯定他们暂时还

不知道她的罪恶。从乳牛颈弯底下悄悄望过去，乌鲁坎阿帕在

晒太阳，冲着灿烂的霞光闭着眼睛，嘴里喃喃有词。她天天都

这样和主聊天，但今天可能正在祈求主来拯救孙儿媳妇淫荡的

灵魂。沙都瓦哈斯公公蹲在门口拾缀鞍具，不时将铁橙敲得叮

当响，他今天早晨似乎心绪烦闷，连沉默都显得诡橘莫测。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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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是贸然地一跃，太阳从村子对面的雪峰背后跳出来了，苍白

的光芒刹时完全取代了比较柔和的多情的红色霞光。也许是心

理作用，也许是苍白的光芒和白花花的奶汁耀迷了孜牙希的眼

睛，孜牙希突然觉得乌鲁坎阿帕和沙都瓦哈斯公公的形与神都

在奇异地幻变。形状有棱有角，象石雕一样凝重庄严；神色全

无，脸上的各个部位甚不分明。最奇异的是颜色，象村子对面

的雪峰一样白炽刺目。他们的庄严使孜牙希自感形秽，几乎要

失声尖叫难以自持。她收回目光失神地望着乳牛褐黄的腹肋，

强自镇静。象打吨似的，她心疲神倦地闭上眼睛，让紧张的神

经歇息了一阵儿一一自从丢了靴子，纷至沓来的种种念头把她

的脑袋都搅疼了— 但手依旧在机械地挤着奶。

    按照沙都瓦哈斯公公的吩咐，她还要一边挤奶一边给阿尔

达克交接活路。她无心去注意阿尔达克的神色，更没有兴趣去

想象她的语无伦次的自我描述会在别人心里拼凑出一幅幅什么

样的生活画面。做这件事她神思,1K.R o

    “⋯⋯头天夜里就得把柴禾和牛粪码好，这样省事，清早起

床划一根火柴就行了。不过咱们得注意天气，要是雪峰那边黑

压压的，夜里准有雨，这就得把事先准备好的柴禾盖好。房背

后的柴禾堆上扔着一张干羊皮。最好光面儿朝上，有毛的那一

面湿了不好晾⋯⋯簧火上的那个三角吊锅子架，是挂茶壶的。

最好头天夜里也灌满水。

    “看见母牛回来了得赶紧迎上去，不能让小牛犊吮吸时间

过长。那头黑奶牛乳头里有个肿块，不小心碰疼了它，它会踢

咱们。让它踢一下可了不得。奶子挤完，正好乌鲁坎阿帕也该

起身了。要先把那个木墩挪出来，挪的时候要小心，千万别磕

碰着门槛。你瞧咱们家那门槛，几十年了，还象新的，一点也

    2O



没磕碰坏。咱们家办什么事都讲究仔细。把乌鲁坎阿帕搀扶出

来之后，簧火上的茶壶也响了。不过别忙着放茶叶，这壶水是

给他们男人洗脸漱口用的。得赶紧把净壶拿出来，灌满水。咱

们还顾不上梳洗，咱们没有时间，等他们吃过饭去干活了，咱

们再梳洗再吃饭。不，那时候咱们也不能先忙着梳洗吃饭，咱

们得帮他们吃羊出圈，送他们上马，等他们走远了，咱们再吃。

一张饼当然不够，不过也别烙的太多，特别是别烙糊，烙糊了

咱们得自个儿吃⋯⋯”

    稍微侧侧脸就能望见半个村子— 另外一半隐在山坳里。

男人们提着净壶在毡房门口咯咯漱口，将手指头伸进嘴里来回

蹭抹牙齿，把水倒在一只手上抹脸。女人们四处奔忙，仿佛是在

证实孜牙希的描述。骑牛上学的孩子们开始叫嚷着结队出发。孜

牙希寻觅不到反常迹象，竟隐隐感到一丝失望。她不甘心就这

么拉倒，目光执拗地掠过每一处可疑的地方。说不定那个抓着

她把柄的人正在朝这边偷偷窃笑呢！谁能保证那人不会把靴子

高高挑挂在某根拴马桩上？然而，每一根拴马桩，每一个能够望

见的男人，她都细细观察了，结果是失望。为什么一定是男人

呢，说不定也可能是女人或者干脆就是孩子。妒忌、好奇⋯⋯

什么样的动机都可能成为毁灭他人的渊源。想到把她害到如此

地步的可能是个熟稳的女人，她内心一阵痛楚，委屈得几乎想

哭。我得罪过谁呀？谁也没得罪过！谁家办婚丧大事我都去帮

忙，你们生不下孩子我陪你们掉泪····一 股强烈的怨恨象火在

胸膛燃烧。活了二十多年她才恍然明白，经过这种焚烧，人的

心才能变硬，才会在这温情的世界面前保持冷峻。

    太阳己经一膀子高，村里各家可能己经吃过饭了。但是沙

都瓦哈斯家的媳妇们还在挤奶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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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乳牛扭回头，伸出长舌舔肩肿，用涎水将茸毛舔得片片黑

亮。孜牙希出神地望着这头牛，真羡慕它心境的恬静。汗水从

皮肤里渗出来，会在茸毛里结成许多肉眼难以看见的微量盐晶，

舔食这样的盐晶，牲畜会感到很有滋味。伤口里渗出的血也是

咸的，牲畜也爱舔，舔食这些玩意儿，它们会暂时忘记疼痛

⋯⋯它们是随时都可以找到慰藉的。但人却不能。

    “⋯⋯咱们家什么事都讲规矩，吃饭的时候，不要直接递给

乌鲁坎阿帕，先递给公公，由公公捧给乌鲁坎阿帕，然后是公

公，是苏里坦⋯⋯吃肉的时候更应该注意，一根脊条，公公先

为乌鲁坎阿帕切下几块，然后自己切，切剩下的递给苏里坦，

苏里坦切剩下的再递给我。”

    说到这儿，孜牙希突热停住了。她听见公公在对苏里坦说

话，心里猛然一哆嗦。

    “吃过饭，把马群吃回来。”沙都瓦哈斯老汉低头拍打着鞍

具漫不经心地对儿子说。

    “干什么？’’ 苏里坦疑惑地问父亲。

    “你已经成家了，应该有匹自己的马。”老汉说完，抱着鞍

具径自进屋。

    孜牙希猜不透公公为什么一定要今天 “压马”⋯⋯

    “喂，你讲完了吗？我还在这儿等着听呢！，， 阿尔达克从另

一头牛身后站起身，气哼哼地望着她。

    孜牙希惊愕地望着这个昨天刚进门的灿埋，心里一阵慌乱

    乌鲁坎阿帕也颤巍巍赶到湖畔。据她自己说，是为了来看

“压马”，但其实— 至慈至赦的安拉可以作证— 她是因为远

   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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